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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得失观 

王春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在长达１００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对美国

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另一方面，该体系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

如片面强调知识替代资源引起的农产品过剩、环境污染等等。因此，在研究美国公共农业服务体

系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同时，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工作实绩并具体分析其成败得失，对于我

们借鉴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的经验教训来说，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

的。 

一、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的特点 

１．分权体制。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是以各州为依据而存在的。除宪法明文规定授

予联邦政府的外交、国防、铸币、征税等权力以外，各州拥有其余所有的权力。因此，联邦和各

州的分权原则就成为规范联邦—州关系的最重要原则。〔１〕体现在美国农业部和农学院综合体

从事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上，就是实行各州直接从事、联邦加以协调的分权式组织管理

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联邦政府（主要是以美国农业部为代表）的权力主要限于通过管理联邦

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资金及其发放、合作研究、合作推广和公布优先研究课题等途径协调各州

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避免出现研究工作中的重复和摩擦，以提高整个体系的运转效

率。虽然农业部自己也拥有一个庞大的农业研究局，农业经济局、林业局和农民合作局等也进行

一些研究工作，农业推广局还负有进行农业推广的职责，但从总体上看，农业部的活动并不构成

美国公共农业服务系统的主体。它的任务主要是协调而不是直接从事，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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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资料表明，为更好地协调整个农业研究系统，农业部农业研究局专设有

全国计划处，下属四个小组４０余名专业人员，主要负责协调平衡全国性的研究计划并拟订长期

研究目标；该局的研究计划分析协调处则负责对研究经费、人员配置及计划进展情况进行评价，

并会同计划处制定全国研究发展计划〔２〕；与此相反，各州政府（主要是各州赠地大学）在州

内则直接进行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事实上，各州都以州立大学农学院为核心形成了相对

独立、完整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并视本州具体情况设立机构，制定工作计划。以农业

教育而言，它本来就是各州自己的事情。联邦资助的农业教育经费光是由内政部、后由福利健康

和教育部管理，但它从来不曾构成赠地大学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且，无论在农学院系、处的

设置上，还是在课程安排方面，各州都有其独立的决定权，农业部无权直接干涉；在农业研究方

面，由于各州州立大学的农业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州拨款和私人捐赠，因而自然首先考虑本州的地

方性优先研究课题，联邦的协调力量也是有限的；在农业推广方面，１９１４年斯密—利弗法明

文规定由农业部与赠地大学合作进行。农业部与赠地学院协会于同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又规定农

业部在各州进行的农业推广活动均应通过该州赠地大学合作推广站进行。这种农业部与各州赠地

大学之间的分权，实际上是整个美国国家体制在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方面的具体表现。农业部

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依各州赠地大学而存在和展开，各州赠地大学的有关活动又依农业

部而得以协调。这种彼此分权和相互补充的统一，既避免了权力的过分集中，也防止了权力的过

分分散化或地方化，使其得以保持灵活性和生命力，这正是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极具

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２．伙伴关系。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中的伙伴关系是由其分权体制派生出来的。一般

说来，这种伙伴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合筹措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资金。虽然

直到１９１４年斯密—利弗法才明文规定各州应提供与联邦赠款数额相当的对等资金用于该州的

农业推广工作，但实际上在此以前的“１８６２年赠地学院法”和“１８８７年建立农业试验站

法”都隐含了类似的要求，因为两法均在提供联邦赠款资助各州建立赠地学院和农业试验站的同

时，又明文规定各州不得利用此项联邦赠款购买、建筑或维修建筑物，显然，这方面所需款项是

由各州支付的。１９１４年以后，几乎所有国会农业立法都把各州提供“对等资金”和根据农业

与农村人口分配联邦资金作为一个重要条款保留下来。这就在法律上保障了农业教育、科研和推

广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使之成为全民事业；第二，合作进行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美国的公共农

业研究系统主要是由农业部的农业研究局、林业局、经济研究局、统计报告局、农民合作局和州

研究合作局等联邦农业研究机构和各州赠地大学农业试验站组成的，两者之间既有分工，也有合

作。大体上说，农业部研究机构侧重于纯理论性基础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新知识或解决长期性、

全国性重大问题；各州农业试验站则侧重于地方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目的在于解

决本州的地方性农业问题。实际上，由于农业部的研究机构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些专业研究站往

往与赠地大学设在一起，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工作是由农业部派到各地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与

州农业试验站合作完成的。以伊利诺伊大学院为例，美国北部地区大豆种植中心、植物病毒病害

检测中心等均为农业部设在该校的农业研究机构，目的是根据当地情况加强协调研究，同时可以

利用大学的研究设备和图书资料，并同大学有关科研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互相启发促进，以收低

成本高效益之利。美国的农业推广工作也是由农业部推广局和各州赠地大学合作推广站共同进行

的；第三，共享研究成果。农业部研究机构和各州农业试验站的研究成果均为公共商品，依法应

以农场主能够理解或应用的方式发表。“１８６２年赠地学院法”、“１８８７年建立农业试验

站法”等都规定各州赠地大学和农业试验站之间应及时通报有关试验进展情况及其结果，以便它

们及时了解彼此的工作，避免出现重复劳动。因此，农业部和各州农业试验站的研究工作不仅在

它们之间是彼此开放的，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任何对其研究成果感兴趣的农场主都可以通

过农业推广人员进一步了解其详细情况及应用前景，其他公私研究人员也可以通过出版物或其他

资料来了解其工作进展情况。显然，这与私营研究部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应用形式有很大差

别。有鉴于此，有学者甚至宣称：“各赠地学院、它们之间和联邦农业部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视作联邦—州在许多科技领域进行有效合作的楷模。”〔３〕国

会立法也对这种伙伴关系做了明确的规定。 

其实，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方面的伙伴关系不仅存在于政府机构之间，而且存在于政府与农场

主之间。农场主决不仅仅是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的被动参加者。他们在享受公共农业服务

系统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对其提供支持并施加影响。他们不仅通过强大的



宣传运动影响联邦和州政府对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的拨款，而且还通过种种咨询机构影响

政府研究机构的课题选择。在农业推广方面，农场主甚至可以决定县推广员的去留及其工作计划

的制订,因为如果某县富裕农场主对县推广员不满意,州农业推广站只能撤换推广员。〔４〕在一

般情况下，县推广员是作为农场主的朋友而存在的，他只能在农场主求助于他时提供最新科技和

市场信息、提出自己无倾向性的咨询意见，并帮助农场主联系有关州专家等等。至于农场主决定

采用何种技术和发展战略，那完全是农场主自己的事，县推广员不得干涉。另外，农业部还设有

一个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者和受益者联合咨询委员会，把两方面的代表人士集合起来，共

同讨论农业部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政策，确定工作计划并共同选择决定全国性优先研究课

题。这种做法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比较少见的。政府与农场主之间的伙伴关系使它们结成了一个同

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斗争。 

３．三位一体。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的三位一体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是指

各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都是在各州农学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州农业试验站和州农

业合作推广站都是作为农学院的下属机构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农业教育的机构和研

究机构、推广机构联合组成负有教育、研究、推广三大职能的农学院综合体，是为组织结构上的

三位一体；另一方面，各农学院的教育、科研、推广职能又是由同一些教授履行的（除现场推广

人员以外）。他们往往一身三任，既搞教学，又进行研究，同时还搞推广，单纯从事某一项工作

的农学院教授几乎是不存在的。至于何时进行何种工作，则由有关专题系与农业试验站和合作推

广站协商确定，统筹安排，是为运行上的三位一体。总起来说，这两种三位一体既是美国农业教

育、科研、推广工作的结构特征和运作特征的集中反映，又在不同层面上促进了美国农业教育、

科研和推广活动的发展。以前者而言，由于它把一州之内所有有关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均

归并到农学院，由它集中领导，统一管理，因此，这种组织结构不仅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摩擦

和扯皮，而且可以使三者互相促进，加强协调，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农学院综合体的运作效率；

以后者而言，由于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原本就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现在通过农学院

教授一身三任地把它们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可以促进这三方面更加均衡协调地发展。举例来

说，教授从事农业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其教学和推广内容，使学生和农业生产者能够及时了解最新

的科学动态及其以后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教授从事推广工作既可以把最新研究成果及时传播

给农业生产者，又能在推广中进一步完善其研究成果，了解农民的需要并从中筛选新的研究课

题；教授从事教学工作可以促使他把研究成果进一步系统化，使之升华为理论，成为新的科学知

识，同时他又可以结合推广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讲授课程内容，从而进一步缩小理论与实

践、课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结构上的三位一体保证了各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自成一

体，事实上巩固了联邦—州的分权体制和伙伴关系；运作上的三位一体又使教授得以通过教育、

科研、推广活动而得到全面发展，并且保证了整个教育、科研、推广工作的人员素质和总体水

平，从而提高了它的运作效率。这两种三位一体对美国农业发展和农学院综合体成功的巨大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特点决不止以上三个方面，其他如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

基础、以州立大学农学院而不是以各州农业厅为核心等也可以算作其特点，但毕竟只具有次要意

义。 

二、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与美国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１８６２年成立农业部法，还是１８６２年、１８８７年和１９１４年关于农学院综合体

的三大基本立法，都对农业部和农学院综合体的运作目标做出了许多具体明确的规定，包括发展

农业科学、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等。从这些方面看，美国农业部和农学院综

合体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显然是成功的。 

１．高度发达的农业科学。美国高度发达的农业科学完全是农业部和农学院综合体共同努力的产

物。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常规农业教育系统不仅为高等农业院校培养了大批合格的

专业教师和农业推广人员，而且为公私农业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优秀研究人员，同时也为农业部

门培养出大批能够及时有效地利用最新农业研究成果的新型农场主，从而奠定了美国农业科学发

展的人才基础；〔５〕美国的农业研究系统在探索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自然现象之间的科学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农业新技术的同时，还越来越多地把各种农村与农业经济现象之间的科学关系



揭示出来。它们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构成农业科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教育和农业推广赖以

进行的基础。农业推广系统则从需求方面推动了农业科学的发展，它一方面把农业研究工作者的

最新研究成果及时传播给广大农场主并使之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把农场主的需求

及时反馈回来以便为农业科学家选择研究课题指出方向。在美国农业部和农学院综合体的长期发

展过程中，这三大系统既相互作用彼此制约，又相互联系彼此促进，进而形成推动农业教育、科

研和推广工作向前发展的内在机制，共同促成了农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到本世纪30年代初期，

在美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农业科学，其学科分支既包括农学、园艺学、畜牧学、昆虫学、植

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农业工程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也包括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和家政学

等社会科学学科，农业科学的独立科学地位得到了人们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充斥

着对科学技术的狂热崇拜，农业科学也分享了这种荣耀，农业科学家人数及联邦—州—地方政府

的农业研究拨款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各种农业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进一

步深化，农业科学更加成熟、发达。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为例，该校每年开出的大学生和研究

生课程覆盖近２０个专业方向，包括农业通讯、农业经济学、农业教育、农业工程学、农业工

业、农学、动物科学、食品科学、家庭与消费经济学、食品与营养、林学、普通农业、家政教

育、园艺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生态学、植物病理学等。由此可见，农业科学在美国已由最初仅仅

是农业化学的代名词发展为包括众多分支学科、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综合性学

科，其研究范围包括一切与农业有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农业

科学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更深入地探索动植物的微观世界和农场的科学管理方法

等，比如基因工程、胚胎移植、植物繁育、农业自动化管理等。在所有这些农业科学的前沿领

域，美国差不多都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２．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农业生产率是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依托的，而农业生产技术又依存于发达的农业科学。没有发达的

农业科学，就没有科学化的农业，也就不会有较高的农业生产率。美国农业之所以成功，根本原

因就在于它有一个既能深入研究农业科学问题并以此开发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又能使之及时

传播到农场主手中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为之服务。有学者认为：

“美国成功的现代农业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赠地学院和美国农业部一个世纪的卓有成效的合作

关系”〔６〕，此言不虚。 

美国的科学化农业，或者说以知识替代资源，是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的。此前虽然发生过以

半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农业革命，但其核心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良，其技术基础不是

农业科学所揭示的各种农业现象之间的科学关系，偶尔出现的某些重要科学发现尚不能促成农业

生产技术的全面突破。“农业科学时代的全面开花发生于１９９３年以后”〔７〕，开始于４０

年代的美国第二次农业革命几乎完全是由它一手促成的。从其技术基础看，这次农业革命基本上

是循着四个方面展开的，即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革命、生物技术革命和农场管理革命。 

（１）农业机械化。从历史上看，美国从来就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劳动力供给不足且价格高

昂。因此，直到本世纪２０年代以前，研制替代型农业机械一直是美国农业研究的主攻方向。美

国虽然在本世纪初年即实现了以畜力为动力的农业半机械化，耕、耙、种、收等主要农作环节已

实现机械对人力的替代，但从总体上看，农业机械化的覆盖面还不广，机械化程度也不高。始于

１９４０年代初期的美国第二次农业革命是以农业生产的全面机械化为重要特征的。不仅一系列

过去认为无法实现机械化的行业和作业如马铃薯、甜菜等块根作物的收获，棉花检摘，蕃茄、葡

萄和水果的收获等都实现了机械化，而且禽畜饲养等也开始朝自动化、工厂化方向发展，商业性

养鸡场、牛奶场等基本上都实现了工厂化和机械化。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也不断提高。

“内燃机同耕、播、收等方面的机械相结合实际上排除了农业中艰苦的体力劳动，并且使农业中

的劳动力投入只占总投入的一小部分。”〔８〕在１９４０年以后的三个１０年里，农业中劳动

力投入的下降比率分别达到２６％、３５％和３９％。换言之，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使农业对劳

动力的需求呈加速递减趋势。 

（２）农业化学革命。战后美国的农业化学革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商业性肥料的大量使

用，二是各种化学药剂的推广普及。以前者而言，美国商业性肥料的使用量从１９４０年的９３

６万吨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３９５９万吨，增幅达４倍左右。同期生石灰使用量也从１４４０万

吨增加到２５９０万吨，农场主用于商业性肥料和生石灰的开支也从３．０６亿美元增加到２

２．２２亿美元。〔９〕虽然每英亩的施肥量或许不多，但由于美国人讲究科学施肥，施肥量因



土壤作物而异，其施肥实效却相当好，故美国农经学家考克尼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农业产出增长

的最大来源或许就是商业性肥料使用量的增加”，〔１０〕国内学者一般也认为战后美国农作物

增产的３０－４０％应归因于增施肥料〔１１〕；以后者而言，代表性的技术进步是“ＤＤ

Ｔ”、“六六六”等杀虫剂的发明和除草剂的大量使用。杀虫剂使人们最终消除了有可能造成巨

大破坏的蝗灾，除草剂则使人们免除了锄地、中耕等繁重的农田体力劳动。如果说农业机构的主

要功能在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话，那么，农业化学革命的最大功劳就在于它大幅度提高了土地

的生产率，尽管它也带来一些严重问题。 

（３）农业生物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是由１９１７年康涅狄格农业试验站培育成功杂交玉米

揭开序幕的。１９２６年末，亨利·Ａ·华莱士成立美国第一家商业性杂交玉米种子公司。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杂交玉米的推广速度大大加快。到１９５０年，玉米主产区９９％的玉米种

植面积使用杂交种子，而非主产区这一比例也已达到７８％。除杂交玉米外，杂交高粱、杂交小

麦也相继培育成功，但其成果远不如杂交玉米那样引起轰动。据测算，使用杂交玉米种可使每英

亩平均产量翻一番或增长３倍，其利润可增加３００％甚至更多。与各种杂交作物品种大量涌现

的同时，在美国也开始了牲畜改良的进程。从３０年代中期起，美国农业部和艾奥瓦州农业试验

站都在利用丹麦的一种“兰德拉斯猪”进行猪种繁殖试验，奶牛的人工授精也开始了。结果，仅

在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７年间，美国奶牛的平均产奶量即从４３６６磅增加到５００７磅。到８

０年代初，美国许多奶牛育种协会培育的良种奶牛年产奶量更增加到４００００磅以上。近年

来，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开始转向基因重组、胚胎移植、植物繁育等农业科学前沿

领域。 

（４）农场管理革命。这同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和家政学等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是分不开的。

有关这一革命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计算机开始进入农场主的决策程序之中。农场主在做出购买投

入品、销售产品、管理投资和选择纳税策略等决定时无不求助于计算机。在畜牧业方面，计算机

可用于提高家畜饲养、再生产、治病、控制环境的效率；在种植业方面，计算机可以用于防治昆

虫和螨虫。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认为：“因信息技术而在未来畜牧业生产方面出现的最重大变化

将来自计算机和电脑与现代畜牧生产系统的融合，那将使农场主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１

２〕 

总之，美国第二次农业革命并不仅仅是采用某一两种技术或工具的后果，而是多种技术融汇贯

通、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一揽子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切实可行的途径”。〔１３〕现

在，美国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仅耕、耙、种、收、运、贮等几

乎所有农业生产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而且在选种、施肥、灌溉、除草等方面都有一套完整的科

学程序。在比较大的商业性农场，甚至农场管理也实现了自动化。电脑会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帮助

农场主分析农场财务或市场供求状况，并提出可供选择的决策模式。在畜牧农场上，家畜的选

育、投料、饲料配方、畜龄结构等都是根据农业部或农学院科学家推荐的程序决定的。农业已经

基本上摆脱了以前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为一种资本和知识密集程度都很高的现代化产业部

门。 

３．较高的农业生产率。 

科学技术进步是农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坚实基础，但不同的技术进步对于农业生产率的作用途径

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农业机械和农场管理方面的技术进步作为人们手臂和脑力的延伸，其主要

作用是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方面技术进步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土

壤肥力和作物（以及牲畜）的生产率，其结果自然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

是土地生产率，美国都居于世界前列。以每个农业工人可以供养的人数而言，１９５０年为１

５．３人，１９６０年为２５．６人，１９７０年为４５．３人，１９８０年为６１．３人，１

９８５年跃升至７９．９人，１９８７年复降至７５．９人。其效率之高，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据美国学者计算，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８０年间，美国农业总投入仅增加７０％，而其全部产出却

增加１５０％。 

“生产率进步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变化”，〔１４〕而技术变化又是农业科学研究深化的产物。美

国人认为：“如果说技术进步是２０世纪农业发展的主要发动机，那么，科学研究就是这台发动

机的燃料。”〔１５〕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很大程度上既说明了农业的科学化水平，也反映了

现代美国农业对科学技术的依存程度。据帕维里斯分析，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７２年间，农业产量

增长８１％，生产效率提高的７１％均归因于开展科研。〔１６〕反过来说，较高的农业生产率



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的高效益。据测算，用投在农业研究上的公共资金和

来自生产率提高的收益表示的全部农业研究利润率在１８６８－１９２６年间为６５％，１９２

７－１９５０年间为９５－１１０％，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间更高达１３０％。〔１７〕如此

之高的收益率充分说明了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在促成用知识替代资源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

功。 

４．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改善。 

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改变了农业生产力的面貌，也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随着农业生产

率的提高，农场主收入水平也稳步上升。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则美国农场经营者的平均净

收入在１９１０－１９１４年间仅为６２０美元，１９４０年为７０６美元，１９５０年为２４

１６美元，１９７０年为４６６５美元，１９７４年为９７８９美元。〔１８〕收入增加使农村

居民有余力利用农业推广站的推广计划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农业推广方面的农村建房计划、家政

和家庭生活计划、农村电力计划、农村教育计划等均是针对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而制定的。为扩大

农村电力的使用，许多推广员和推广专家千方百计帮助农场主组织电力合作社并教育农场家庭使

用电力，美国政府则专门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负责发放农村电力事业贷款。结果，美国农村地

区的电力使用迅速普及。使用电力照明的家庭１９４０年只有３１％，１９５０年升至７８％，

到５０年代末期几乎完全普及了。其他家用电器的普及也相当快。１９６０年时８７％的农场家

庭拥有洗衣机，１７％拥有干燥机，５２％拥有电冰箱，１０年之后拥有干燥机的农场家庭约为

５０％左右，７０％的农家拥有电冰箱。在自来水、家庭洗澡设施、集中供热和利用木材作取暖

燃料等方面，变化也相当快。 

除上述方面外，美国农村家庭还可以享受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服务。１９４９年国会通过

“农村电气化法”，授权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给农村居民提供贷款以改善农村地区的电话服务。结

果，飞速发展的农村电话事业迅速把农场同外界联系了起来，而便利快捷的公路交通又可以使农

村家庭和非农村家庭一样享受舒适文雅的生活。农场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表明农村精神生活也

开始逐步改善。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景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在美国农业生产已经长期过剩、政府

每年需拿出大笔资金用于农产品价格支持的今天，究竟有无必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农业研究和

推广体系？因为，尽管美国农业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重点也时有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开发旨

在提高生产率的农业生产技术始终列在农业研究议程的前列。而在农产品严重过剩、政府需用巨

额补贴来控制生产维持农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会给政府财政造成极大压

力，给本已十分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火上浇油；另一方面，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又总是在悄悄地削

弱着美国家庭农场制度的基础，使不少美国人常常担忧这种美国生活方式的典型形式会在一夜之

间被彻底摧垮。鉴于这两方面的考虑，美国在６０年代末期爆发出调整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

系的强烈呼声。这种呼声在７０－８０年代愈加强化了。对公共农业研究工作提出的责怪主要包

括：（１）相对于需求而言，公共资金是有限的。在联邦和各州赤字普遍吃紧的时期，所有公共

活动均应谨慎从事，农业研究工作也不例外；（２）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能否在现有开支水平

下通过改进研究管理和使目标更具选择性来实现高收益／成本比？（３）许多农场主认为农业研

究工作仅仅意味着更多的剩余产品和更低的农产品价格，因而对他们不利。如果没有提高生产率

的研究，其农场收入水平会更高。〔１９〕甚至著名农经学家考克尼也认为：“从增加产出来

说，技术革命是好事；但从经济角度看，技术革命又是坏事”。〔２０〕 

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对农业教育和推广工作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农学院学生越来越多地来

自城市家庭，对农牧业生活没有任何经验，而学校里只讲授以试验结果——这些结果在生物学上

可能是正确的，但在任何条件下均不具有经济意义——为基础的理论而不讲授农业实践，许多刚

刚到任的推广人员或州专家只知道老师所讲授的知识，对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由于

农场主所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大多数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受教育程度与县推广员相当，因

此，许多大商业性农场主倾向于直接找州专家求教，县推广员作用迅速下降了。有人甚至对整个

农业推广系统的前景也十分悲观，认为“除非发生重大变化，否则它将在１０年之内死亡。”



〔２１〕对于赠地大学的使命，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服务职能虽然是赠地大学与其他大学的主

要区别，但即使在刚创建时，其宗旨也是为更多的人提供教育机会，而不仅仅限于农场主。“赠

地大学是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人们建立的”，故它“应该努力提供信息作为一种针对我们

时代有权势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力量”。〔２２〕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环境恶化。这里主要指的是大量使用

化学肥料和农药以及使用石油燃料的农业机械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往往使人们过于忽略传统的农业技术，如使用天然有机肥料或利用生物防治病虫害等，同时又过

分强调蕴含有最新技术成果的新产品，如各种氮磷钾复合肥、“六六六”和“ＤＤＴ”等高效剧

毒农药等。有资料表明，自１９６２年以来美国农业中使用的杀虫剂总数已经翻了一番；１９８

５年的肥料使用量是１９３０年的１３倍。而且仅玉米、棉花、大豆、小麦四种主要农作物的化

肥施用量即占总施用量的２／３左右。〔２３〕大量使用各种化学品在促成农业生产率急剧提高

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比如，施用农药的农田长期留有残毒不仅使野生动物大量减

少，而且严重危害人畜健康。据统计，在美国受污染的河流中，有３％属于杀虫剂污染，１３％

属氮、磷等化肥污染；在受污染的湖面中，５９％属氮磷污染，１％以下属杀虫剂污染。美国环

保署于１９９０年发表的一份全国性调查结果表明，约１０％的社区供水系统和４％的农村内井

水含有可查出的杀虫剂浓度，５０％以上的井水含有可查出的氮磷浓度。〔２４〕在１９８９年

全国农业推广员协会的一次会议上，高达９４％的推广员表示所在县的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上

升了。〔２５〕针对这种情况，从６０年代中期起，国会开始拨款给各州农业试验站研究减少杀

虫剂对环境威胁的方法，并先后颁布法令禁止ＤＤＴ、六六六等毒性高、残留时间长的农药在美

国的生产和使用。但由于农业化学公司总是努力证明其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农药的安全性，美国

的农药使用量仍很大，环境质量恶化等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自７０年代以来，环境问题

一直居于美国农业优先研究领域，但至今似乎仍没有找到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法。 

与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相联系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农产品质量问题。由于农业机械化高度

发达，许多农作物是为适应机械化耕作和播种的特点而培育出来的。有时为了统一收割，甚至采

用喷撒药剂催熟的办法。对于像棉花这样的农作物，很可能因此而解决了部分棉桃低质晚熟的问

题；但对于水果和蔬菜来说，这种做法就意味着产成品皮厚味淡，因为这样才能使之在机械收获

过程中少受损伤，在运输过程中不易损坏。加工厂、超级市场也都欢迎这种不易损坏的水果和蔬

菜，而不惜牺牲消费者对柔嫩和滋味的需求。据称，美国大部分蔬菜味道都很淡。小农或家庭菜

园主如想种植其他品种，就只能从某个私人种子繁育者那里联系购买。〔２６〕美国学者海特奥

佛于１９７２年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坚硬的西红柿，艰难的时代：赠地学院综合体的失

败》，〔２７〕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家庭小农场的衰落和农村社区的萧条。家

庭农场是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但从享受的服务看，商业性农场和

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获益较多，有些低收入农场主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县推广员，也没有从农学院

得到过任何信息资料。据测算，６０年代中期时，年销售额在１００００美元以上的商业性农场

主占农场主总数的３０％左右，但所享受的农业推广服务（按推广人员为这部分人工作的时间计

算）却达到４０％以上；同期年销售额低于１００００美元的低收入农场和小农场经营者占农场

主总数的２／３以上，所享受农业推广服务仅占３５％。 

〔２８〕这种情况显然加剧了家庭小农场的衰落。有资料表明，农场数量下降速度在５０年代初

为每年２０万个，到１９７９年放慢到每年２０００个，而后在１９８１－８４年又回升到每年

大约３００００个。其中，年销售额在４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９美元的农场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基

本上都是增加的，此后转向下降。大农场则一直呈上升趋势，被排除的主要是年销售额不足４０

０００美元的中小农场。〔２９〕这种情况甚至引起卡特总统的农业部长伯格兰的严重关注。

“农业部长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结构问题……但核心问题是普遍关心的家庭农场及其相关价值

在现代化的威胁之下正在消失的问题。”〔３０〕国会也在１９７７年“食品和农业法”中明确

规定拨款用于“直接目的是为年销售总额不足２００００美元的小农场服务”〔３１〕的研究和

推广活动，而且联邦农业补贴计划也不得“以一种将置家庭农场于不公平的经济劣势的方式使

用”。〔３２〕尽管如此，最新调查仍然表明：美国的蔬菜、水果和肉牛育肥等领域企业式经营

占统治地位，家庭农场仅在农场生产领域占支配地位。而且即使在这类生产领域中，家庭农场的

存在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绝对依靠家族经营的家庭农场难得一见了。甚至有人认为美国家庭



农场的基础已经崩溃了。〔３３〕 

农村社区萧条也是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杰作之一。农业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大

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不断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而且还使大批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农村青年

也脱离农村。多年以来，农学院一直作为帮助农村青年脱离农业转入非农职业的有效渠道而运

转。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除少数回到农场继续从事农业外，绝大部分进入与农业有关的非农职

业，如农机、农药、化肥、农产品加工、环保等部门；此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农业生

产率急剧提高的同时，农业生产费用也急剧上涨。１９５０－１９８２年间，按现金价格计算，

美国农场收入增加３．９倍，而生产成本却增加６倍。这必然会产生两种情况：其一是农业生产

率提高后，社会对农业生产者的需求减少，有一部分农业劳动者必然要转移到非农部门；其二是

生产成本增加超过农场收入增加必将迫使生产率较低的中小农场主负债经营，到一定时期就被排

除出农业或成为兼业农场主。结果，退出农业的人越来越多，农场甚至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村

社区的社会文化设施也难以维持下去，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迅速集中到城镇地区，从而

导致农村社区的萧条。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成功的怪事”。但总起来说，美国农业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离开

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帮助它就寸步难行。而美国农业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它

已经变成了一种公用事业，〔３４〕所以，美国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活动还要继续进行下

去，农场主也还要依靠它所提供的新技术新方法来提高生产率并把低效率的同行排挤出去。农场

规模会越来越大，农业社会化服务活动也会越来越发达，尽管这意味着政府要在农业部门投入更

多的公共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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